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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写给
自己的歌

阴 江之蕊

南平镇没有客车站袁 只有一个供南来

北住客车停车戴客的侯车亭袁 南平虽为一

个镇袁却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袁素有雄鸣

一唱鸣三省的美称袁因此袁侯车亭平时侯车

的人就不少遥
小宁刚刚放下纸箱袁 看见本村李大林

推个自行车袁 车架上放着一个大大的包装

箱袁他的老伴紧跟在后面袁双手扶住箱子迈

着细碎的步子袁 跟在自行车后面往侯车亭

走来袁小宁赶快走过来袁帮着把包装箱取下

来袁随口问院野李叔袁这包装箱里装着啥呀袁
这么重遥 冶

野今年省城的苹果卖五块钱一斤袁我怕

他们舍不得买着吃袁给他们捎一箱过去遥 冶
小宁与李大林的儿子春海是儿时的伙

伴袁关切的问院野春海最近回来过没有钥 冶
李大林有点赌气院野年初打电话说他买

房交首付袁让我给他凑凑袁年尾说装房袁还
得钱袁反正是没事他不往家打电话遥 冶

小宁知道李大林家有十亩大一个苹果

园袁 忙笑着说院野李叔袁 你就春海这一个儿

子袁该凑一点儿遥 冶
野一点儿钥 去年卖了十二万袁连同过去

攒的袁总共给他弄了二十万袁结果整的连今

年的投资款都没有袁 肥料农药都是赊来

的遥 冶
小宁说院野今年果价儿好袁你除过投资袁

又能弄一疙瘩遥 冶
李大林叹口气院野果价儿是不赖袁 这不

卖了十三万袁人家又来电话袁说孙子要择校

费袁得十万块袁这不刚把钱给他打去袁剩下

的还了投资款袁明年的肥料尧农药又得赊袁
还有门头差事呢袁 还得开口撇舌头的朝人

家借遥 冶
正说着袁去省城的大巴车来了袁小宁先

帮李大林把他的包装箱放到车下放行李的

地方袁然后才把自己带来的箱子放进去遥 李

大林的老伴赶快从口袋掏出一张纸袁 对乘

务员说院野这是春海的电话袁 这是五十块钱

的运费遥 冶
小宁在运管站袁 坐车捎东西从来不掏

钱遥 他问李大林老伴院野婶儿袁一箱苹果捎到

省城就五十钥 冶
野可不袁 往常没有这么重还要五十哩袁

今儿个要不是你在这袁 恐怕五十块都出不

来遥 冶
小宁忿忿不平的说院野刀子这么快袁下

次不捎了遥 冶
李大林伸出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圈院

野贵也得捎袁春海爱吃水果袁孙子更爱吃袁你
没瞅见刚才捎东西的袁大都是儿女在省城袁
捎给他们的货斗斗里塞得实杠杠的袁 难怪

人家要的贵遥 冶
小宁感叹道院野可怜天下父母心袁 他们

以后可得好好孝敬你们遥 冶
野孝敬 钥 冶 李大 林哧地冷 笑一 声院

野唉要要要咱作这些就没想着让他孝敬袁一年

到头袁除过年回来住上五尧六天袁还和他那

些狐朋狗友天天晕着袁 连正儿八经的和他

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袁 平时连个电话都不

往家打袁咱指着他孝敬钥 嗨袁小宁袁你刚才也

捎了个箱箱袁那是给谁的呀钥 冶
野我大哥大嫂冶遥
野你大哥大嫂前几天不是还回来过遥 冶
野对袁省城到咱这袁坐客车得四小时路程袁

如今有了高铁袁一个多小时便到了家袁他们几

乎每个礼拜都回来袁回来捎点省城名吃袁头上

戴的袁身上穿的袁脚上登的袁这保健品那保健

器材应有尽有袁还说我爸妈年纪大了袁对老人

最大的孝敬就是多陪陪他们遥 冶
李大林的脸上不易觉察的爬上了几丝

妒恨与无奈袁苍白的头发此刻竖得更直袁口
气也不由变得硬梆梆的院野那他们前几天才

回来袁有东西让他们带走多好袁捎这捎那不

掏钱啊遥 冶
老伴连忙接腔院野小宁是管他们的人袁

还没这点便利浴 捎点东西还掏钱浴 冶
小宁随口说院野昨天碾了点糯玉米糁袁我姑

送过来一点绿豆袁我爸妈是挑了又挑袁捡了又

捡袁说咱家地里产的东西环保又有机袁非要给

大哥大嫂捎一点袁不然的话袁他们晚上连觉也

睡不着遥冶小宁只顾滔滔不绝的说着袁一扭脸看

到李大林两口子脸色阴沉袁眼角还有泪珠滚出

来袁自知失言袁连忙闭上了嘴袁想安慰他们几

句袁一时又不知该怎么张口遥
李大林仰脸面对天空

长叹院野唉袁 天下作父母的袁
有哪个不为儿女的事牵肠

挂肚遥 而尘世上作子女的袁
有多少又能象你大哥大嫂

那样袁对父母体贴入微呢遥 冶

慢慢打开记忆的盒袁 二十年前往事浮

上心头遥
那年我十八岁袁 在外地一个朋友的饭

店打工遥 年少无知的我总以为自己已经长

大袁远离了父母的约束袁就像被囚禁在笼子

里的小鸟袁终于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遥外出

打工几个月袁甚至大半年都不曾回家一趟遥
记得那年冬天袁一天傍晚袁饭店不是很

忙袁老板炒好了几道菜打包好袁让我去离饭

店不太远的地方送菜袁 我接过菜答应着便

出了门遥门外刺骨的寒风迎面而来袁冻得我

打了个冷颤袁 不由的我裹紧了衣服一路小

跑遥 寒风中路上行人稀少袁我加快了脚步袁
很快到了目的地遥

院门虚掩袁我径直走了进去袁院子里打

扫得十分干净遥 站在院子里袁我喊了声袁有
人吗钥您定的菜我给您送来了浴这时屋内传

来一个女声袁野请稍等我马上就来浴冶说话之

间袁棉门帘撩开了袁走出来一位慈祥的老妇

人袁把我迎进那间十来平米的小屋遥走进屋

内袁正对门的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全家福袁
那是一个幸福定格的瞬间袁 照片上的每个

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袁 一种家的温馨扑面

而来遥 野姑娘路上冷吧钥 来袁来袁来袁进屋暖

暖袁喝杯热水再走遥冶我连忙说不用了奶奶袁
心里顿感不好意思起来遥 老人接过菜放在

了桌子上袁又不由分说把我拉到了椅子上袁
我就顺着她心意坐了下来遥 老人给我倒了

杯热水袁递给我之后让我等会袁我趁她忙乎

的功夫袁环顾着四周袁屋子有点小袁家具也

都是老式的遥在一个角落处袁破旧的桌子上

摆放着一个老先生的照片袁 那是一张黑白

照片袁已经微微泛黄了遥
这时老人从另外一间屋子走了过来袁

野我儿子从小学习就好袁大学毕业后分配在

西安工作了袁找了个大城市的对象袁他们平

时工作都挺忙的遥儿子儿媳见我年纪大了袁
前几年就让我去西安和他们一起住袁 住了

几天我觉得不方便袁也不太习惯就回来了袁
还是在老家小院自在袁养几只鸡袁夏天种点

菜袁没事了就和街坊老姐妹拉拉家常袁这样

的生活倒也挺悠闲的遥
野儿子儿媳平时都忙袁这不袁前几天他

们打电话说今天要回家来袁 我今天一大早

就起来了袁家里家外都拾掇了拾掇袁还特意

换上了儿媳妇上次买给我的新衣服遥 不怕

姑娘你笑话袁这衣服我平时都不舍得穿呢袁
你看看袁穿上是不是挺洋气的钥冶说话间袁老
人脸上满满的都是幸福遥 野奶奶袁您穿上这

衣服显得年轻了好几岁啊袁 您儿媳妇眼光

真好浴 冶顺着老人的话我说了句遥
老奶奶又絮絮叨叨的告诉我袁 自己白

内障好几年了袁 儿子媳妇去年联系北京大

医院袁 把我接到北京做了手术遥 儿子工作

忙袁术后第二天袁单位一直催他去上班袁儿
媳一直照顾我直到出院遥 又不放心我手术

后一个人在家袁让我在西安住了好几个月袁
儿子媳妇天天买我爱吃的蔬菜和水果袁又
是带我在西安逛袁 西安那座古城我都逛的

差不多了呢浴他们平时上班那么忙袁还要照

顾我一个老婆子袁我坚持要回来袁他们拗不

过我袁 就送我回来了袁 还是在村里住着习

惯遥他们一有空就回来看看我袁这不今天就

又回来了噎噎
野奶奶袁您好福气哦袁儿子儿媳都待你都

亲袁您老一定高寿噎噎冶在和老人交谈中袁天
色渐渐暗了下来袁我起身向老人告辞遥

野姑娘留下来吃晚饭吧?冶
野不用了袁奶奶,我该回去上班了冶遥 我

边说边走到门口袁 老人坚持把我送到了大

门口遥 看着老人转身离去袁我停下了脚步袁
小屋的窗口亮起了微弱的灯光袁 我想起了

久违的家的温暖遥一路走着袁我突然感觉没

有来时那么冷了袁 也想起自己好久没有回

家了袁明天是

该 回 去 看 看

爸妈了遥

回 家 阴 李石芸

9 月 10 日

老师自己的节日

都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塑造出一批又一批美好的灵魂

都说老师是可歌可泣的蜡烛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也说老师是朵朵落红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可是 我们只想做播种者

种下一粒希望的种子

悉心培育 长成大树

我们只想做用心的自己

和我们的学生一起

共同创造师生的辉煌

我们还想做自由的鸟儿

在教育的天空中骄傲而幸福地飞翔

在从事教育的道路上

学生说我们

是引路人

指引了他们前进的方向

是指明灯

照亮了他们前行的路

是一双有力的翅膀

帮助他们在知识的领域里翱翔

我们到底是什么

是热爱教育的老师

因为热爱 所以喜欢沾满粉笔的手

因为热爱 所以呵护秉烛夜读的心

还是因为热爱

所以珍惜日渐增多的白发

日月星辰 风霜雨雪

看得见我们疲惫的身影

鸟语花香 草长莺飞

听得见我们谆谆的教诲

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生命的长度

我们一声一曲赞歌地谱写着生命的宽度

人生价值

就在这生命的长度与宽度中沉淀 升华

我们也在日月的洗礼中沧桑 优雅 芬芳

我们无悔

我们热爱

校园是我们神圣的土地

书籍是我们炽热的心灵

它们滋养着我们的生命

也滋养着我们的灵魂

感谢这一切 热爱这一切

光荣的使命在召唤

芬芳的桃李在召唤

我们

再一次向着灿烂的朝阳 盛装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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